
当代彝族女性作家中，阿蕾以彝汉双语小说创

作方面的凸显业绩较为引人瞩目。她现已出版彝文

短篇小说集《根与花》，汉文短篇小说集《嫂子》。“她

的作品特别是小说的思想艺术魅力也首先在于那一

幅幅凉山彝族民情风俗画，她借着它们哀叹彝族妇

女的悲剧人生，进而反思彝民族的文化悲剧。”〔!〕其

短篇小说《根与花》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二

等奖，小说集《嫂子》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

马奖”。阿蕾的小说创作无疑是彝族文学星空中闪耀

的光芒，也算是中国女性文学百花园中一朵奇葩。

一 对人物命运的关注与女性意识的拷

问

阿蕾出身于大凉山彝族村寨，从小受到彝族民

间文学的熏陶。纯朴的乡村生活使她熟悉彝族地区

的风土人情，了解彝族人民的心理习惯和审美旨趣，

深知彝族人民的现实生存状况和精神境遇。作为女

性作家，阿蕾深切体察到彝族妇女生活的艰辛与痛

苦。因而，她的小说主要反映了彝族妇女的恋爱、婚

姻、家庭的悲剧色彩，以深刻揭露各种宗法关系和男

尊女卑的旧观念，以唤醒和拯救彝族妇女为己任，尝

试着寻求当代彝族妇女和振兴文化的根本出路。

《哑巴尔玛》中的尔玛，本来言谈举止傻乎乎的

像个“哑巴”，都令人同情了，还要承受来自各种恶俗

的缠绕和折腾，甚至以付出生命为代价。起初哑巴尔

玛被她母亲认定是“灾星”，全家人稍不顺心就拿她

出气。后来经姑姑介绍“卖”给婆家侄儿傻子巴多。因

晚上睡觉时压死自己的孩子，被休回娘家。不到几

天，哥哥将其“卖”给年过半百还未得子的老毕摩做

妾，幸得儿子。但好景不长，老毕摩病故，哑巴尔玛再

度回到娘家，终见子心切而被车轮碾碎，哥哥向车主

讨得一笔命金，身价高过黄花闺女。由此可见，哑巴

尔玛充其量只是家人挣钱的法宝和替别人生儿育女

的奴仆，从没有享受到女性的一点权益和尊严。

在《根与花》中，拉玛奶奶受尽苦头也坚守着儿

子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她的骨子里重男轻女的观

念是何等根深蒂固。她作为老一辈彝族妇女的代表，

把儿子当作根，女儿当作花。自己深受这落后观念的

毒害，又深受这落后观念的迫害。她一生含辛茹苦，

也得不到“根”们的理解与同情。即使心理有了隐隐

的痛楚和忏悔，并准备一死了之时，竟因为猛然想起

不能给儿子脸上摸黑，而放弃了这一念头。尽管女儿

对她关心体贴，她也在这一观念的束缚下，难以跨越

一步，这是她的可悲之处。

如果说阿蕾以短篇小说《根与花》出名的话，《嫂

子》是重要的里程碑。阿蕾笔下的嫂子形象栩栩如

生，十分饱满。嫂子是一个穿着朴实，外貌俊俏，忠

厚，勤劳，智慧的彝家山村妇女。在姑舅表优先婚的

支配下，嫂子未成年就被迫嫁给娃娃柯惹，承担着繁

杂的家事和劳务。由于阿蕾家的胆小和嫂子的软弱，

使沙玛拉惹有机可乘，得以把阿蕾家的女儿甩了拐

阿蕾家的媳妇（嫂子）。表面看来，这是越轨的行为和

不道德的举措。毕竟沙玛拉惹是阿蕾家的女婿，嫂子

是阿蕾家的儿媳。他俩应是兄妹关系，不应发生这种

事情。仔细一想，沙玛拉惹和嫂子的“婚外情”，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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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爱殉情，是对彝族传统包办婚姻的强有力冲击与

挑战，是对摧残人性制度的抗争与背叛，也是寻求自

我精神家园的失落与寄托。阿蕾对无辜的嫂子的同

情、怜悯和对彝族包办婚姻等旧习的有力批判和胆

识，以及面对现实妇女生存处境的艰难和角色地位

低下的深层忧思，是令人敬佩的。在彝人的世俗观念

里，男女的地位是有差别的，沙玛拉惹和嫂子都是凶

死的，然而，世人对他们的奔丧情况和超度方式却大

相径庭。首先，沙玛拉惹被装殓得簇新后，放进尸架

抬到他家里放去了，为他哭丧的母亲到头来还怪罪

嫂子：“母狗不龇牙，公狗不上背哩。她害了我的拉惹

呀⋯⋯。”而嫂子的尸体却没有人过问，仍旧孤零零

地放在那里。再者，沙玛拉惹的亡灵和难产去世的沙

玛姆果的女人配对儿被超度上天国，也没有人寓言

他变成鬼，对嫂子来说，苏尼毕摩做法事时老提到她

成鬼作祟，其亡灵和一条公狗尾巴配对儿超度，再在

上面压上一块石板，让她永世不得翻身，甚至连她火

葬坑中的骨灰木炭也被清除倒进了洛罕拉达河。在

这些旧习恶俗的欺压下，命运之神对彝族妇女如此

不公，是值得我们沉思和痛改的。具有社会责任感和

民族自尊心的作家阿蕾把这一问题彻底作了揭露。

广大彝族妇女地位的提高，不仅要靠自身的学习和

努力，更要靠文明社会的先进文化思想。

二 别具特色的语言风格

阿蕾小说语言精炼、朴实、生动，民族特色浓郁，

风格十分独特。

! 巧妙引用“尔比尔吉”
阿蕾对“尔比尔吉”（即谚语）的运用相当娴熟和

贴切。如短篇小说《愁雾》中，她用精妙绝伦的尔比

“兔子往上跳，筐筐往上编，野火往上烧”来说明事物

是在不断发展。在一些着墨不多的地方，以“牛羊放

到该放的地方，无病无灾”；“心比天高，命却不济”；

“不听父言走十方，不听母言转五处”；“朋友不嫌多，

仇人不嫌少”等彝族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尔比来加以

表述和渲染，显得亲切自然，生动有趣。这也是阿蕾

小说语言的一大特色。

" 适当添加乡土方言
作为现实主义女性作家来说，阿蕾擅长乡土文

学创作，着力介绍家乡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彝族妇女

的喜怒哀乐的全面展现。阿蕾童年长期生活在农村，

地方方言对其有深刻的影响。她的小说语言明显带

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感染力。譬

如，一些惟妙惟肖的象声词：“蹭蹭蹭、唏唏嘘嘘、嘎

咕嘎咕”；使用频率较多的感叹词：“嗨、唉、喂、哎呀、

呸”；以及非常有趣的短语“撞上饿鬼啦”，“遭蕾辟的

谁干的”，“叫豹子咬死的烂酒鬼”，“嚼姐姐的闲话”，

“花喜鹊脚杆”等举不胜举。

# 朴实无华的语言本色
朴实无华是阿蕾小说语言的又一特点。无论是

环境描写和人物对话，还是故事情节的展开，都无不

显示出这一特性。如短篇小说《娜果嫫》中描写苍凉

景色时，语言很朴实：“———松林下边是枯黄的草坡

和一些翻过耕的深褐色的山地，在背阴的地方还残

留着斑斑点点的积雪。”短篇小说《秋末》中乡亲们来

看望病重的吉克奶奶时，一系列的谈话，真实道出了

村民之间淳朴的亲情：“这是我一辈子攒的———剩下

的大伙添点———买一架磨面机器———”“———村里历

来的规矩都是大家帮，况且您是五保户，只是您自己

心强不要照顾摆了。磨面机以后会买的，您还是说说

这些钱咋分吧。”

三 灵活多样的叙事结构

女性小说写作偏爱“倾泻式”，“自诉式”，阿蕾也

喜欢在小说中以露面的“我”的口吻讲述故事，“我”

既是叙述人，同时又扮演着角色，常常灵活自如地运

用回忆、对话、独白等自述体式，为写实性故事创造

方便的条件。“采用第一人称来叙述对于故事情节的

推进和场面的转换都较为自由，也有利于将叙述、描

写、抒情、议论熔于一炉，尤其是可以充分地抒发自

己的感受，以真切的感情感动读者。”〔!〕譬如，在《嫂

子》中，阿蕾以第一人称“我”回忆中，用复合式叙事

结构，记录、讲述“她”的嫂子与姐夫沙马拉惹情爱悲

剧故事。在倒叙、插叙、补叙和逆叙的综合运用中，既

有“我”对主人公的故事的叙述、描写、抒情和议论，

又有“目击者”对于没有“我”在场的场面和事件的补

充。无论是由纵到横，还是由横到纵，总是做到转接

有法，错综其势，线索清楚，安排得当。整个故事由

“我”的嫂子和姐夫沙马拉惹的合影留念的照片为引

子，由“回顾式”结构将他俩凶死的引人注目的场面

先行写出，然后进一步托出故事的来龙去脉。其中

“我”是记录、讲述者，对故事作出解释，与读者谈心。

“我”不在场的一些场面和事件让位于目击者和知情

者来讲述。从而使故事更有立体感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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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蕾小说中展示型方式的叙事，开头一般都比

较突兀，它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当第一次提到故事

中所要展示的那些人物时，总是直接使用第三人称

代词“他”（她）进行叙述。“一旦在文本开头的句子中

出现‘他’或‘她’这样的‘非后续性后续信号’的时

候，总是表明该叙述属于限制性视角的展示型叙事

方式，而第三人称代词‘他’或‘她’指代的几乎总是

一个人反映者性格。”〔!〕 如阿蕾短篇小说《情悠悠

恨悠悠》中一开头便写道：“‘她死了，她真的死了？！’

他佝偻着身子，反搂着斜挂在左肩上的加施瓦拉，一

路默念着踉踉跄跄地向屋后的小山包走去，夹胡子

用的镊子和掏烟锅巴用的锤子随着他沉重的脚步在

胸前叮 晃摇着。”文中除了所要叙述的人物对话和

行为活动外，对人物的背景却只字不提。

在《哑巴尔玛》中，我们看不到叙述者的影子，只

能发现一个充当“反映者”的人物，他通过自己的意

识反映尔玛悲壮的一生，但我们在文本中找不到叙

述者的感受和思考。通篇按尔玛经历人女、人妻、人

母的种种遭遇为主线，展示了哑巴尔玛短暂的悲剧

命运。

在《娜果嫫》中，阿蕾用时间压缩法，将所要着力

叙述和反映的内容集中在一天之内，以时间的先后

顺序来安排材料。该小说从娜果嫫清晨割草开头，到

霞光中娜果嫫掩映不住喜悦的心情为止。可以说，作

者把一位天真烂漫、洒脱任性的少女形象刻画得栩

栩如生的同时，又把山村无忧无虑的生活演绎得淋

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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